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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累累硕果和诸多殊荣，宁滨一向非常淡定，“任
何事业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它需要深广的根源与坚
定而长久的努力，镇定沉着、稳扎稳打，下一番工夫自然
会有一番效果”。

分分钟入戏，这是人们通常用来衡
量一位演员是否有实力的标准之一。而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能源学院的不
少学生看来，用这一标准来评价他们的
老师丁文龙再合适不过了。

有一次，丁文龙去参加一个油气勘
探会议，台下坐着企业的很多领导和专
家。他发完言下台后，有个学生委婉地
提醒：“丁老师，您刚才有个口误。”他
问：“讲错内容了？”那名学生说：“不是。
您在台上说的是‘同学们’。”

“一不小心，就把它当成讲台了。”
回忆起这段往事，丁文龙有些不好意
思地笑了笑，“从那以后，每次参加会
议我都在心里默念‘千万不能再说同学
们了’。”

自 1989 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硕士研究生毕业到大庆石油学院（现东
北石油大学）走上讲台至今，除了 1999
年至 2004 年分别在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和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博士后研究
外，丁文龙身上一直贴着“教师”这一标
签。三十年时间，也让他熟悉并喜欢上
这一身份，以致他的生活和工作中常常
只有教师和学生二元角色。

调动学生兴趣是关键

丁文龙为本科生主讲 《石油构造
分析》，这是大三时才开的一门专业必
修课。

实际上，进入资源勘查工程（能源）
这一工科专业的学生在高中时学的都
是理科，他们大都缺少或没有地理知识

背景，所以大一时要学习《地球科学概
论》，并到野外去实习，大二时再学习

《构造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盆地分析
基础》等专业基础课，为学习《石油构造
分析》打基础。

但即使如此，丁文龙依然觉得“这
门课不好讲”，因为“地质是一个动态的
演变过程，学习构造需要空间的、动态
的、力学的思维，这是一个时空概念，难
度比较大”，而且，石油构造分析是构造
地质学和石油地质学相结合的产物，是
构造地质学在石油地质学上的应用，是
一个交叉的边缘学科，“这门课很容易
跟其他课程重复，比如，稍不留神就会
和《构造地质学》《石油地质学》重复，这
帮孩子听起来就会觉得没意思”。

因此，丁文龙 2004 年来到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后，就收集并梳理了全国
四大地质院校、四大石油院校与油气构
造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安排，然
后结合自己对石油构造分析的理解，对
这门课程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其定位为
专业核心课程，“剔除”部分可能会与其
他课程重复的地方，突出一些特有的内
容，使其变得“油味”更浓。

理顺这些课程关系之后，丁文龙觉
得，要想让学生学好这门课，关键在于先
让他们感兴趣。对此，他有着深刻感受。

“当年高考后选专业，其实我有一
些其他选择，比如医学，但受李四光等
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影响，我一直对地质
感兴趣，所以就进入江汉石油学院勘探
系石油地质勘查专业。”他说，后来学校
推荐他到成都理工大学攻读有机地球

化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但他放弃了那次
机会，自己考取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的石油构造分析方向硕士研究生，因为

“对构造更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丁文龙说，

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导师不仅传授
理论知识，还多次带他前往青海、玉门、
柴达木等地的油田现场接触生产实践，
在这一过程中，他慢慢培养出鉴别构造
样式的能力，而且对于构造样式与油气
勘探、开发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一下子就把我的兴趣提起来了，因
为理论得到了实际的应用和印证，所以
在讲《石油构造分析》这门课时，我也有
意让这帮孩子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并
通过实践把枯燥的知识形象化，调动学
生的兴趣”。

科研让课程常讲常新

当然，要想让学生学好一门课，只
依靠他们的兴趣是不够的，在丁文龙看
来，还要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尤其
是对于《石油构造分析》这种与生产实
践紧密相关的课程来说，更是要不断地
将前沿知识应用于教学”。

“很多教师可能难以平衡科研与教
学的关系，认为两者是矛盾的，其实不
然。”他说，这两者是相互支撑、相互促
进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科研成果作支
撑，教学往往不那么丰富，甚至很大程
度会沦落到照本宣科的地步”。

及时关注、更新知识，并将其融入
自己的科研、教学体系，“对于应用性较

强的学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丁文龙说。

因此，他非常注重将自己的科研项
目、科研成果引入教学，比如“基于岩石
力学与地应力及流体地球化学实验分
析测试的页岩气工程甜点评价技术研
究”“大坎波斯盆地盐下构造特征与古
构造演化研究”等，“每当我把这些新成
果、新认识与学生分享、讨论时，他们都
表现得兴趣盎然”。

虽然对于这些科研项目中的很多
问题，学生们由于知识范围的限制并
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丁文龙觉得这不
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主要是为了培养
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
路，能达到这一目的，我就心满意足
了”。

话虽如此，但他每次还是尽量用相
对“科普”的语言，将科研项目中的深层
机理解释给学生，“而且不能整堂课都
那么语气平缓，要适当地变化语调，这
样才能时刻将这帮孩子的注意力吸引
到教师身上”。

为一个学生调整上课时间

这么多年来，丁文龙形成两个习
惯，一个是如文章开头所言的站在台上
就下意识地叫“同学们”，另一个是与人
谈起自己的学生时总会称其为“孩子”。

“其实，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
我都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孩子。”他说，

“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在无形中
提高了我对教学和育人的责任感。”

本来，丁文龙把今年春季学期的教
学、科研计划安排得妥妥当当：上半学
期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科研
项目等，下半学期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
课、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但一名挂科的
学生，让他“计划赶不上变化”。

为了这一个学生能够正常毕业，丁
文龙将本科生的课调到了上半学期，但
这也让他变得异常忙碌，以致最后错过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虽
然之前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这次错
过有点可惜，但能让这孩子顺利毕业，
也无所谓了。”

当然，有让人闹心的“孩子”，还有
更多让人省心的“孩子”，说起他们时，
丁文龙的脸上溢满了笑容。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毕业，论文做
得不错，工作找得也不错，真挺高兴。”
他说，“做老师没别的，培养的人才能够
得到认可，这是最引以为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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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滨，我国轨道交通数字
化、网络化信号系统的开拓者和
领军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交通大学原校长。

师者

宁滨：数十载植根交大一生情缘定交通
姻本报通讯员袁芳 记者温才妃

“秋天是交大最美的季节，地上铺
满了银杏叶，走在路上仿佛听见银杏
叶飘落的声音。”时任北京交通大学
校长的宁滨在 2017 年开学典礼上说
过这样一句话。以至于每年秋天的时
候，踩在银杏叶上，北京交大的不少
同学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宁滨。

可是 2019 年，北京交大的学子却
再也无法等来有宁滨的秋天。6 月 14
日上午 9 时，宁滨在赴世界交通大会途
中遭遇交通事故不幸逝世，享年 60 岁。

“最好的纪念是继承和发扬。”在
倡导北京交大学子赓续传承茅以升精
神时，宁滨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
一生热爱祖国、立德树人、崇尚科学、
追求真理。其实，从宁滨科教报国的奋
斗故事中不难看出，他自己就是北京
交通大学“爱国荣校”精神的传承者和

“知行”校训的践行者。

与北京交大同呼吸共发展

宁滨的人生经历犹如一段校史般
地存在。生命的厚度有了，如果生命的
长度还在延续，这段校史只会书写得
更加丰厚。

1978 年 3 月，19 岁的宁滨作为改
革开放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
结束了三年知青插队生活，跨进北京
交通大学的校门。从此，开启了他与北
京交大的不解之缘。

41 年间，本科、研究生、毕业留
校、出国进修、攻读博士学位，从课题
参与者到骨干、课题负责人，从研究所
党支部书记到外事处处长、副校长、常
务副校长，宁滨一步一个脚印，始终扎
根北京交大。

2008 年 3 月，宁滨被教育部任命
为北京交通大学校长。2017 年，他当
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谈及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的 41
年，宁滨曾深情难抑：“我在交大学
习、工作和生活了 40 多年，是交大这
块沃土滋养了我，这里的一草一木，
与我息息相关；这里的一人一事，与
我紧密相连。”

他曾回忆说，现在的大学生恐怕
难以想象 77、78 级大学生得以重返校
园后的学习热情，这一批大学生有种
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急迫感，每天
都是课堂、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把能
得到的书籍翻遍，习题从头做到尾，什
么难就去钻研什么，那股子劲头“让老
师们都觉得惊奇”。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北京交
大的老师热情澎湃，也和学生们一道
热切拥抱科学的春天，不仅自身在科
研上开拓进取，对培育学生也竭尽全
力。当时北京交通大学电信系拥有简
水生、袁保宗、汪希时、李承恕、张林昌
等一批学术精深的教授，他们严谨求
实、悉心授业、甘于奉献的治学精神带

给学生们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杜锡钰、袁保宗提议设立了科技

小组，袁保宗坚持每周给宁滨所在的
五人科技小组讲课，带领学生们从大
二开始就进行科学研究训练，开展科
研学习与思考、提高动手能力、培养创
新能力。从科技小组成长起来的学生
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

作为袁保宗的学生，宁滨的本科
毕业设计是用单片机实现语声识别，
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毕业留
校任教和研究生学习期间，宁滨师从
汪希时，确定了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的
研究方向。

宁滨根植北京交大的 41 年，正是
北京交大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 41 年，
作为北京交大发展的见证人和参与
者，他一直以“有理想，会观察，善思
考，踏实勤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他毕生奋战在高等教育教书育人
管理一线，科学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
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在轨道交通工程

人才培养方面开展了大量独创性的探
索，为国家和行业培养了一大批拔尖创
新人才，亲自指导培养博士、硕士 50 余
名，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 次、中
国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二等奖 1 次。

他担任学校领导职务期间，领导
和见证了北京交大较长时期的改革发
展历程，积极抢抓轨道交通大发展的
历史机遇，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和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首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

上世纪 80 年代，结束了“文革”时
期的动荡混乱，改革开放初期，“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思想主流，也由
此带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

1982 年以来，宁滨一直从事“轨道

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俗称信号系
统）领域的研究。他首次提出并实现了
兼容我国所有轨道电路制式的信号自
动识别技术，攻克了高可靠、高安全数
字化通用机车信号和主体化机车信号
核心技术，研制了系列化装备，全国市
场占有率始终超 80%，机车信号为我
国干线铁路六次大提速保驾护航；并
随国产机车车辆销往海外。

他率领科研团队在国内首次提出
高铁列控系统需求规范形式化建模和
验证的理论和方法，制定了高铁列控系
统功能需求规范和系统需求规范；提出
了基于功能特征的测试案例构造方法，
构建了互联互通测试和评估案例库；提
出了基于数据驱动的互操作性测试方
法，构建了独立第三方的互操作性测
试平台，支撑我国高速铁路列控系统
全生命周期的建设、运营、维护。

2010 年 12 月，北京地铁亦庄线基
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BTC）
示范工程顺利开通，标志着我国攻克
了城市轨道交通列控系统核心技术，

成为世界上第四个研制成功 CBTC 系
统的国家。如今，这套系统不仅服务北
京、重庆等全国 24 个城市，还走向世
界，中标越南轻轨工程项目。

进入 21 世纪，随着经济发展及城
市化进程加快，我国迫切需要加快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而作为城市轨道交
通大脑和神经中枢的列控系统核心技
术都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关键技术
装备全部依赖引进，严重制约我国城
市轨道交通发展。为此，国家将列控系
统（信号系统）列为城市轨道交通国产
化重点之一，并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重
点，但一直未能突破。

2004 年，时任北京交大常务副校
长的宁滨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考察，
回国后决定立项一个校 级项目，即
CBTC 系统的研发。他认为，有几代北
京交大人几十年的科研积累，完全可

以承担这个解国家所需的重任。
一项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

新，立项难、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
三五年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对于这
样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必须寻找到一
个可以达到目标的途径。作为这个项
目总负责人，宁滨首创“政产学研用”攻
克城轨列控系统核心技术的理念，为实
现高校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梦想，带领
团队探索出了一条安全控制系统自主
创新与产业化的有效途径。

此外，CBTC 团队在人才培养上
还开创了“人才链”模式。即参与
CBTC 项目的学生毕业以后，可在国
内进行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研
究的相关企业和研究单位找到合适的
岗位，真正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企业
的实际研发中。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创新模式、建
立了一支人才队伍，才实现了中国
CBTC 核心技术从“零”到“一”的突
破。宁滨带领北京交大团队研发的国
内首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基于
通信的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
统”，突破了地铁信号系统核心技术，
并产业化推广应用，实现了“自主可
控”和“走出去”。

多年来，他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铁道部科
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多
项，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铁
路行业个人最高奖———詹天佑大奖等
多项高水平科研奖励。

面对累累硕果和诸多殊荣，宁滨
一向非常淡定，“任何事业的成功都不
是一蹴而就，它需要深广的根源与坚
定而长久的努力，镇定沉着、稳扎稳
打，下一番工夫自然会有一番效果”。

他常常和身边人说，“要做好一个
项目、取得一项成果，光有冲劲和钻劲
不行，还要有一种恒劲，更要有一种淡
泊名利、勇于牺牲的精神。付出和获得
总是成正比的。此外，个人的力量总是
有限，一项重要的成果往往都是一个团
队几代人不断努力不断积累的结晶。”

培养有“大情怀”的高端人才

宁滨经常和学生们分享自己上大
学的经历，常常提到一进校门看到的
红色条幅，上面醒目地写着“欢迎你，
铁路事业未来的建设者”。

回忆当年三点一线刻苦攻读的时
光，他说：“如饥似渴、与时间赛跑。我
们每个人都希望把失去的时光补回
来，让自己尽快成长，成为国家和民族
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

这是他不变的初心，也成为他一
生为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坚守的使命。

在人才培养方面，他一直推崇人
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并重。

宁滨亲笔在媒体上撰文《桥梁·栋

梁·脊梁》 弘扬老校长茅以升精神；多
次为师生和读者解读知行校训；2009
年的五四青年节，他和师生同台朗诵
交大校友郑振铎的诗《我是少年》，成
为那场五四晚会中最激动人心的节目
主角。

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位朴素、有思
想、有学识的长者。他对北京交大学
生，寄予厚望。

他曾经这样评价“80 后”“90 后”的
年轻人：“不能简单、武断地给出定义、
作出判断，应该看到他们对新生事物的
敏感，看到他们做事与思考问题敢于打
破定式、创新能力强等优点。而且，虽然

‘爱国、科学、奋斗、奉献’不是当前年轻
人经常提及的‘流行语’，但并不代表现
在的年轻一代不具备这些品质，不崇尚
这些精神，只是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和以
往不同的表达方式。”

他的育人理念是：一方面体现在
应对新技术发展的能力层面，高校要
在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方面进行及时
调整，培养真正适应我国调整产业结构
以及发展新型产业和新兴业态需要，能
够推动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
破的科技领军人才，突出“高精尖缺”导
向，培养高水平的高端制造人才。

另一方面，要培养具备“大情怀”
的高端人才。这里的“大情怀”，是“读
书不忘忧国”，是“感恩社会，服务他人，
勇于担当，甘于奉献，自觉肩负起民族
复兴、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引导青年
学子拥有这种大视野和大格局，在个人
成长过程中，关注国家的发展，以社会
发展、国家富强为己任，将自己的命运
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

宁滨不幸去世的消息传来，整个校
园笼罩在悲伤惋惜的氛围里，6 月 15 日
清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位于北京交
大南门的“饮水思源”碑前师生自发献
上了鲜花，向他表达敬意和哀思。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上级部
门、行业企业、兄弟单位等领导同仁
通过电话、唁电、家中吊唁等多种方
式向家属表示慰问，对宁滨的去世表
示哀悼。

校党委书记黄泰岩、校长王稼琼
第一时间到宁滨家中慰问家属，进行
吊唁。校友、师生也自发前往吊唁。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我的毕业
证书上还有您的签名”“是您给我拨的
穗”“毕业的时候，您说：秋风迎君来，
六月送君去；今天，能不能问问您，六
月送君去，何时君能归？”……6 月 14
日，学校官微《沉痛悼念宁滨院士》的
讣告刚发布不久，就有了上千条留言。
北京交大师生和校友们纷纷在朋友圈
和微信群里，点亮烛光，表达哀思。

“希望他去的那个世界也如秋天的
北京交大这般宁静祥和！”学生祈愿。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宁滨院士
安息！

丁文龙：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姻本报记者王之康

“大情怀”是“读
书不忘忧国”，是“感
恩社会，服务他人，
勇于担当，甘于奉
献，自觉肩负起民族
复兴、国家富强的历
史重任”。引导青年
学子拥有这种大视
野和大格局，在个人
成长过程中，关注国
家的发展，以社会发
展、国家富强为己
任，将自己的命运与
民族的命运紧密结
合起来。这是宁滨育
人理念的主要方面。


